
 
 

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 
2022年社區主導項目 

 
研究及紀錄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AC05/2022） 

 
文字報告 

 

 
 

 
項目負責人：黃培烽 
共同研究員：麥詠詩 
研究助理： 錢凱珊 

 
 

2024年 6月 
 

 

 



 2 

目錄 
 
 
1. 背景及過程 ................................................................................................................... 3 

2. 文字報告 ....................................................................................................................... 4 

2.1 華富上邨的建築設計與盂蘭勝會的關係 ................................................................. 4 

2.2 盂蘭勝會的進行過程 ................................................................................................. 7 

2.3 盂蘭勝會與社區的關係 ........................................................................................... 13 

2.4 華富上邨盂蘭勝會面對的困境 ............................................................................... 14 

2.5 總結 ........................................................................................................................... 15 

3. 參考文獻 ..................................................................................................................... 17 

 
 
 
 
  



 3 

 
1. 背景及過程 
 
華富（二）邨（又稱「上邨」）的盂蘭勝會在高逾廿層的雙塔式大廈中庭舉行，

除延續邨內潮州社群的傳統習俗，讓背景各異的邨居共同參與之外，更突顯戰後

現代主義建築在空間運用上給予居民的靈活性。然而，隨著現時負責籌辦的居民

年齡漸長、互助委員會的解散、華富邨的重置，以及疫情期間的社交距離措施盂

蘭勝會一度停辦，近年復辦但規模大減，這個源自香港公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

能正在消失。因此，本計劃透過錄影、360 全景拍攝、建築繪圖、文字及口述歷
史訪問，永久保存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特色及的居民的感受。 
 
在 2024年二月至六月期間，本計劃項目團隊接觸並訪問了華富上邨數座前互助委
員會（互委會）主席、街坊及盂蘭勝會愛好者，透過他們的口述歷史及影片分享，

整理、紀錄及重構華富上邨盂蘭勝會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背景、籌辦過程

及特色。 
 

項目／拍攝內容 對象 

華昌樓盂蘭勝會流程 華昌樓前互委會主席 
陳永森先生 

水上人參與盂蘭勝會 華昌樓前互委會副主席 
鄭珠佬先生 

華生樓盂蘭勝會流程 華生樓前互委會主席 
姚少峯先生 

華泰樓盂蘭勝會流程 華泰樓前互委會主席 
陳培芸女士 

幫忙籌辦華昌樓 
盂蘭勝會的工作 

義工街坊 
吳蓮愛女士 

街坊日常生活對談 陳永林先生、姚少峯先生和 
陳培芸女士 

過往參與和記錄華富邨盂蘭勝會 
的經歷和喜好分享 

傳統民間習俗愛好者 
張雅茵小姐 

 
同時，本項目團隊亦於網上進行公開徵集，收集有關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照片、

影片、物品及故事等，以豐富計劃的內容。1  

 
1 社交媒體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427399543128794&set=a.170011408867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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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字報告 
 
2014 年，華富上邨的五幢住宅大廈——華生樓、華昌樓、華泰樓、華景樓及華翠
樓的盂蘭勝會，入選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當中，華昌樓、華景樓、華

泰樓更是華富邨較早舉辦的盂蘭勝會之一，至 2010年已舉辦了數十屆。 
 
在香港眾多盂蘭勝會當中，只有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中庭舉

行，在香港以至世界都非常獨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絕無僅有。 
 
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特色，源自其大廈的現代主義建築設計，亦與華富邨的歷史、

居民懂得靈活運用空間有關。然而，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現正面臨數種挑戰，令這

項現代化的傳統習慣能否傳承成疑。 
 
 
2.1 華富上邨的建築設計與盂蘭勝會的關係 
 
背景 
 
華富邨位於香港島南區的瀑布灣和雞籠灣，分（一）邨和及（二）邨兩期。一邨

較早入伙，最早的居民於 1967年華富邨大部份地方還在興建中的時候已經在此居
住。華富邨所在地未發展成為大型公共屋邨之前，主要用作墳場，在 1920年代，
政府批出土地供華人雞籠灣興建墳場，當中包括供潮州人使用的「潮州八邑山

場」。在 100年前，瀑布灣和雞籠灣一帶除了牛奶公司養牛的農場工人之外近乎杳
無人煙，無居民、少人遊覽，亦無任何傳統習俗在此舉行。後來，雞籠灣一帶亦

曾有人進佔用作耕地，曾有雞籠灣村，但政府為興建華富邨將其搬遷。因此，華

富邨的盂蘭勝會是華富邨落成後才出現，並非沿自該地區的習俗。 
 
1953 年香港發生石硤尾大火，政府加快興建徙置大廈以安置當時受影響的居民。
同時間亦開始興建廉租屋，以低廉的租金提供起碼標準的居住單位，以解決當時

需要解決迫切的住屋需求。華富邨由屋宇建設委員會（屋建會）——即現時的香
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負責興建，屋建會於 1963年公佈選址雞籠灣，騰空墳場
興建華富邨。最終整條邨有約八千個居住單位，最多可容納五萬名居民。 
 
華富邨住處位於西高山的山腳，再一直延伸至海邊，住宅大廈位於地勢高低不一

的土地上。華富（一）邨由 12幢舊長型的大廈組成，因為臨海、地勢較低，所以
居民一般都會稱之為「下邨」。至於華富（二）邨，由六棟雙塔式大廈組成，於

1971至 1978年間入伙。因為地勢較高、位於接近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的位置，順
理成章，居民就稱之為「上邨」。上邨位於山腳，下邨臨海。但對於居民而言，

更重要的分別，或者是上下兩邨的大廈設計各有不同。 
 
下邨屬於舊長型設計，以直立的長矩形為基礎，組合出不同佈局。例如以 90度拼
合兩個長矩形，大廈之間的空間，就成為居民的活動空間。華富上邨總共有六棟

雙塔式大廈， 1970年開始入伙，包括華昌、華泰、華生、華興，及後來華富邨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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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時增加、最遲入伙的華景樓和華翠樓。及至 1978年，整個華富邨建築過程才告
完成。 
 
雙塔式大廈由兩棟相連的大廈組成，有高低座之分，低座樓高 22 或 24 層，高座
樓高 26 或 27 層，兩座大廈之間有相連和相通的走廊及天井平台。天井平台位於
斜坡之上，因此雖然位於「地面」，但對於低座來說，其實已經是三樓或者四樓。

高低座的設計盡量令視野保持開揚，亦能夠令大廈更有彈性地坐落於不同水平的

地盤上。例如華泰樓的高座底部連接低座四樓，節省平整斜坡的成本；華昌樓的

居民就可以利用升降機塔，由地面華富道直達四樓平台，再穿過平台過馬路，經

二號停車場升降機至華泰樓低座。 
 
華富邨三面環海，居民可以享有舒適的生活環境，時至今日，部份華富邨居民仍

然能夠享受海景，當中上邨居民的海景更為開揚。臨海的位置影響了華富邨盂蘭

勝會的儀式，例如華昌樓的盂蘭勝會包括拜水鬼陣。但相比起地理位置，華富邨

的建築及園境設計，更有利居民享受海景，而華富邨首創的屋樓設計，更令「天

井天王」後來得以出現。 
 
建築設計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作為香港現代主義公共房屋的居民習俗，其獨特性源自其建

築設計。 
 
如上所述，華富上邨屬雙塔式設計，大廈是由兩座中空的四方形大廈組成，兩個

四方形在角落連接，形成「8」字形的結構。雙塔四邊是單位，中央有一個垂直
天井，而通往單位的電梯就位於「8」字的交點位置。 
 
華富邨屬於現代主義建築，這種風格的特色之一，是設計比較簡約，並無定義空

間使用的方法，居民可以隨他們的生活方式去使用空間。例如根據建築圖則，並

無清晰訂明平台空間的用途，通往天井的空間，只標明是走廊通道，而居民往往

會將這些地方個人化，以自己的方式去運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並無特別的社區

設施，最多只是有數個花槽。正正因為現代主義建築容許居民靈活運用空間，華

富上邨才會有「天井大王」的出現。 
 
雙塔式設計的兩棟大廈，中間都有個天井，設計原意是加強通風。當日照時，高

層受熱，利用熱空氣上升冷空氣下沉的對流原理，引入地下的冷空氣，加上「地

面」的通道，加強整棟大廈的通風。天井內的開放式迴廊，原意亦是加強通風、 
給予居民對望打招呼的機會。但一個深逾廿層、井底經常昏暗的天井，產生的反

而是壓迫感。但高度和昏暗產生的恐懼，令天井成為舉辦盂蘭勝會的最佳位置。 
 
雙塔式大廈亦造成了高低座的設計，能夠盡量令視野保持開揚，亦能夠令大廈更

有彈性地坐落於不同水平的地盤上。例如華泰樓的高座底部連接低座 4 樓，節省
平整斜坡的成本，讓居民可以由華富道的樓梯走上低座，再通往高座以至上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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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角落。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儀式和祭品，跟香港其他勝會大同小異。但因為

它特別的雙塔式設計，造就「天井大王」的出現，亦是它與別不同的地方。 
 
華富邨所在的雞籠灣，大部份地方曾經是墳場，曾經是人死後安息的場所。後來

這裡成為華富邨居民的住所，有人間煙火、祭品及儀式，救贖祖先靈魂、祭祀孤

魂野鬼。華富邨是一個可以容納數萬人居住的大型屋邨，因為附近比較少設施，

所以「巿鎮中心」，一開始是整個華富邨空間佈局重心。建築師主要透過華富中

心這棟多功能大樓，滿足數萬名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建築師甚至曾經計劃，在華

富中心外興建鐘樓和豎立雕塑，成為社區中心。  
 
華富邨後來擴建，上邨增建華翠樓和商場，亦有自己的巴士總站，居民未必再需

要去華富中心購買日用品。對於上邨居民而言，「市鎮中心」這個概念，相對而

言是較為模糊。因此，上邨居民自發籌辨舉行的盂蘭勝會較「市鎮中心」概念設

計更能於凝聚社區。 
 
建築設計與盂蘭勝會的關係 
 
華富上邨在每年夏天舉行的大型盂蘭勝會是鞏固居民凝聚力的重要節慶活動。 因
所有祭品都放在大廈的天井內，在視覺上，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特別震撼，亦特

別有凝聚力。低層居民和大士王的距離非常接近。除了天井，天井平台的通道，

都令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更加有感染力。 
 
位於天井四周的通道，視覺上製造「透視景深」的效果，意思是，透過左右兩道

牆，令人們的視線聚焦於中心之內。而人們又可以通過天井中庭，望向天井另一

邊通道，再望向大廈出面的地方。 
 
現代主義建築經常運用「透視景深」製作建築物的焦點、營造空間感。雖然天井

入面的大王與居民相近，產生壓迫感，但天井平台的通道，又使居民可以自由進

出天台，這種流動性，方便居民參與其中。 
 
這些通道也製造了不同視點，觀賞儀式的時候，居民不僅可以看到天井中庭祭品

的「前景」，還可以透過通道望向大廈外圍，在「遠景」和「側景」的襯托下，

令天井中庭的盂蘭勝會成為焦點。建築師設計雙塔式大廈的時候，相信沒有想到

這種「透視景深」的設計會產生這樣的效果。現代主義建築較少規範空間的用途，

而華富上邨居民，正好善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中庭，擺放神壇、紙紮鬼王，及進

行開壇、破地獄、過橋和祭幽等儀式。 
 
另外，華富上邨的雙塔式大廈經常有巿民墮樓輕生事件，導致部份居民認為邨內

陰氣重，居民於是希望藉着打齋及舉辦盂蘭勝會以安撫亡魂。 
 
逾廿層高的天井昏暗幽閉，使這裡的祭祀儀式更具感染力。 而現代主義簡約的幾
何設計，和祭品不規則形態形成對比，都使華富上邨盂蘭勝會，較其他地方特別 
樓高廿層、垂直而昏暗的天井，在視覺上是令勝會震憾的第三個因素。至於下邨，

因為缺乏天井這種既壓迫又流動的空間，所以居民一般只會大廈外面燒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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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盂蘭勝會的進行過程 
 
盂蘭盆節簡稱盂蘭節，又稱鬼節，揉合佛教的盂蘭盆法會及道教的中元節。佛教

的「盂蘭盆」音譯自梵文「Ullambana」，據《佛說盂蘭盆經》記載，「盂蘭」指倒
懸之苦，「盆」乃一種法器，就是通過法器解被倒掛之苦。至於道教的中元節，

指農曆七月十五的中元地官誕，地官全名為「中元二品赦罪地官清虛大帝」，因

此不少盂蘭勝會豎起的長旙杆燈籠皆印上這十二個大字。地官於道教而言是掌管

赦罪的工作，尤其是救贖各人先祖的靈魂。 
 
盂蘭盆節流行於中國、日本、印度及泰國等亞洲地區，起源類似，但形式各有不

同。在香港，盂蘭勝會於每年農曆七月舉行，目的是通過祭祀儀式救贖祖先靈魂、

祭祀孤魂野鬼，保眾人平安。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通常於每年農曆七月十四日之前的星期日舉行，於公眾假期

而非盂蘭盆節當日舉行的目的，是讓需要工作或上學的居民可一同參與。雖然節

慶儀式只有一天，但籌備工作早在端午節過後展開，整個過程需要街坊的合作，

花上兩至三個月預備。舉辦盂蘭勝會儀式前的星期五晚和星期六，居民開始在雙

塔式大廈的天井中庭內打點一切，為星期日的盂蘭勝會作準備。 
 
盂蘭勝會並非華富上邨獨有，每年農曆七月，香港各區都有人祭祀孤魂野鬼，有

些在舊區舉行（例如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筲箕灣西灣河盂蘭勝會）、有些在公

共屋邨發生（例如何文田愛民邨）。雖然每個地方的勝會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整

體而言，祭品及儀式大同小異。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不論是祭品、放置祭品的

方式及祭祀儀式，大致上跟隨潮州式和廣府式的習俗進行。 
 
祭品方面，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包括紙紮大士王、紙紮黑白無常、衣包及掛串等。

此外包括燒豬、水果、佛手包等，在完成整個儀式後，由主辦單位分發，與一眾

街坊分食。除了大士王、黑白無常這類大型祭品需要由道堂師傅負責預備之外，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用於祭祀的衣包全部由街坊親手摺，通常每次預備有四、五

百袋，需要街坊花數月合作預備。因此，盂蘭節雖然與鬼神有關，但對於人間、

生活於凡塵之居民同樣重要，是一項凝聚街坊的傳統習俗。 
 
雖然說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祭品跟香港其他盂蘭勝會的大同小異，但華富上邨街

坊善用天井的設計，自創掛串這種獨有的祭品。顧名思義，掛串由衣紙接駁成串，

掛於天井中庭。街坊於天井六樓的迴廊拉四、五條繩，然後將摺好的衣紙掛上去。

當居民向上望向掛滿衣紙的天井中庭，感覺就好像被祭品籠罩住，這種由充滿壓

迫感的天井營造的氣氛，乃華富上邨獨有。 
 
因此，縱使盂蘭勝會並非華富邨獨有，但居民因應大廈空間的特點作出調整，塑

造屬於自己地方的歸屬感。這些掛串跟其他公屋居民在中秋節期間，於雙塔式大

廈天井中庭掛的燈籠，同樣通過懸掛物品於中庭，令節日氣氛洋溢於天井，可說

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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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所述，華富上邨最初舉辦盂蘭勝會時，並未包括掛串這項祭品。但後

來有街坊開始嘗試製作，並獲得街坊正面評價後，確立摺掛串的傳統。負責籌辧

的街坊亦決定，掛串的數目每年需要比之前一年多一串，例如今年製作 10條，明
年需要製作 11條。這些受街坊歡迎的掛串款式多樣化，有金色、彩色，而且每個
摺法都不一樣，都由街坊自行「研發」創作。其中一款掛串名為「金叵蘿」，形

狀呈菠蘿狀，由 66張衣紙摺成，底部每層 8張，而「金叵蘿」的每個「瓣」的正
面呈現的，都是衣紙上的「壽」字，美觀之餘，亦代表好意頭。 
 
另外，大士王是盂蘭勝會近乎不可或缺的祭品。 大士王又名「鬼王」，有時亦會
簡稱為「大王」。從宗教角度，在盂蘭勝會擺放大士王的目的，是震攝孤魂野鬼。

大士王並非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獨有。香港大大小小的盂蘭勝會，通常都會擺放

大士王。但華富上邨最特別的是雙塔式大廈的天井設計，造就「天井大王」的出

現，令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大王，成為香港所有盂蘭勝會當中最為獨特的大士王。 
在華富上邨，因為大士王通常都有一兩層樓高，在所有祭品當中最為搶眼，從視

覺上，是大部份盂蘭節祭祀儀式的主角。  
 
「天井大王」坐鎮天井底部，被大廈中庭的迴廊包圍着。一般盂蘭勝會，信眾只

可以仰望大士王，大士王不可以太細，否則就展示不到威嚴的氣勢。但華富邨的

大士王，跟居民距離相近。天井底部屬於大廈四樓，住在上層的居民，可以於上

層平視甚至俯視大王出現在大廈中庭。住在五、六樓的居民，有些不僅可以近距

離看到大士王頭部的裝飾，甚至一打開門，就與大士王打個照面。華富邨雙塔式

大廈的天井，配合井底通道，其中一個原意是有利通風。因風和壓逼感是肉眼看

不到的東西，即使通風很好，身處天井的最強烈感覺並非涼快，而是壓逼感。  
 
香港電影出現不少雙塔式大廈天井的場景，正正因為天井很容易營造壓逼感。例

如在《淪落人》當中受傷癱瘓的主角黃秋生，居住於愛民邨的雙塔式大廈，坐在

輪椅望向天井的頂部，走不出困局、愈望愈沮喪。另一個例子，昃《踏雪尋梅》

中的女死者居住於雙塔式大廈、無數單位的其中一個，象徵電影女主角的孤獨、

深沉。 一個逾廿層高的天井、配合開放式迴廊，有時可能會令人覺得危險，但天
井亦可說是舉辦盂蘭勝會的理想地點。對比空曠地方，在天井舉辦的盂蘭勝會更

能營造壓逼感，而大士王也更有震攝力。 
 
尤其是在天井底部，雖然並非漆黑一片，但陽光大部份時間都照射不到，將大士

王放在天井底部，即使天氣再好，大士王身處的位置始終難以有陽光直射。天井

底部，可說是最適合擺放震攝孤魂野鬼的鬼王。 華富上邨的大士王屬於廣府式，
特色是一般都會雙腳提起，大王的右腳提起至腰間，至於左腳，只是輕輕翹起。 
 
潮州式大士王雙腳踏地，跟廣府式有明顯的分別。至於鶴佬供奉的大士王頭頂有

雙角，棕臉或綠臉執拂，並且金雞獨立。通過這些特別，不同地方的信眾，再次

塑造自己地方獨有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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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顯示廣府式、潮州式及鶴佬式大士王的分別： 
  

廣府式 潮州式 鶴佬 / 水上人 

面部顏色 白色 藍色 啡色 / 綠色 

站立姿勢 雙腳提起 雙腳併合站立 左腳站立， 右腳提起 

觀音像 
位置 胸前 額前 頭頂 

手部動作 手持「分衣施食」

扇 
右手抬高，左手持

「南嘸阿彌陀佛」 手執塵拂 

其他特徵 頭頂有兩條觸鬚 嘴角有獠牙 嘴角有獠牙 
 
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大部份儀式，都是在雙塔式大廈的天井內進行，負責籌辦的

街坊會在此舉行開壇、破地獄、過橋和化大士王等儀式。 
 
儀式流程概覽： 
 

日程 活動 

盂蘭勝會前的星期五

晚及星期六 
佈置場地（包括枱、櫈）、掛帆布、貼金榜 

盂蘭勝會當日 
（星期日） 

 

   早上 佈置場地準備開壇、設祭品枱、掛掛串、幡杆燈籠等 

   下午一時 開壇、拜水鬼陣 

   下午二時 巡樓 

   晚上八時至十時 破地獄、過金銀橋、化大士王及其他祭品如掛串、衣包 

   十時以後 分食及收拾場地 

 
盂蘭勝會正日，不少居民在當日早上已為儀式作準備，以及進行當日一連串的儀

式。整個盂蘭勝會由點飛馬開始，寓意通知天庭。下午一時，師傅會開壇誦經超

度至八時，進行破地獄儀式。接着街坊就便會認領自己的神主牌。破地獄以後就

是過金銀橋，過完金銀橋，師傅又再繼續開始超渡。 
 
過去，華富上邨六個天井都會做盂蘭，六座大廈進行儀式的流程大同小異，但細

節上各有各安排。例如華昌樓、華泰樓的勝會，會在盂蘭節當日「巡樓」，即師

傅會逐層逐層唸經、超度鬼魂，但華生樓則無這個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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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眾多天井之中，只有華泰樓會安排齋菜予街坊享用。雖然流程相似，但不

同天井居民所信奉的，是不同宗教信仰。 
 
下表列出華昌樓、華生樓、華泰樓、華景樓及華翠樓五座盂蘭勝會的分別： 
 

座數 華昌樓 華生樓 華泰樓 華景樓 華翠樓 

舉行日期 農曆七月十四日之前的星期日 農曆七月

二十二日 

天氣安排 風雨不改 
如遇八號風

球，會延期

舉行 
風雨不改 # # 

宗教 道教 佛教 佛教 佛教 道教 

場

地

佈

置 

掛串 Ö Ö Ö Ö Ö 
遮蓋

天井

的帆

布 

一整塊掛 分兩塊、掛

天井兩邊 一整塊掛 # # 

儀

式 

金榜 Ö Ö Ö Ö Ö 
開壇 Ö Ö Ö Ö Ö 
破地

獄 Ö Ö Ö - - 

過橋 Ö Ö Ö Ö - 
過關 - - - Ö - 
散花 - - - - Ö 
拜水

鬼陣 Ö - - - - 

巡樓 Ö - Ö - - 
化大

士王 Ö Ö Ö Ö Ö註 1 

回禮 白米、茶葉 花生、茶

葉、水果 
白米、花

生、水果 # # 

附薦位 Ö Ö - Ö Ö註 2 

其他   
設有齋菜供

街坊享用 
  

 
Ö 包括這個儀式 
- 沒有這個儀式 
# 未有相關資料 
註 1：華翠樓自 2011年後因經費關係，以大士王畫像取代紙紮大士王 
註 2：華翠樓不設收費附薦位，只有紙板讓居民自行寫上及貼上先靈紙牌 
 
  



 11 

華富邨臨海、面對東博寮海峽，向南望是數個島嶼和海洋。這裡的盂蘭勝會除了

招待陸地上的鬼魂，亦會安撫棲身水中的冤魂 ，當中華昌樓就有拜水鬼陣這個儀
式。除了地理位置外，華富邨的人口結構，亦使這裡的盂蘭勝會跟水有關。由於

昔日多水上人、潮州人居住，所以傳統性就是這樣做法。 
 
拜水鬼陣就是將那些在水中的冤魂，都邀請他們上來，因為他們都濕着身，所以

個炭爐就讓他們可以烘乾身上的水，然後前來分衣施食。 
 
整個儀式最令人期待的，莫過於入黑之後進行的破地獄和化大士王這兩個儀式， 
亦是成個盂蘭勝會的焦點。破地獄就是通知先人可以上來進食，有五、六個喃嘸

師傅會天井中間轉圈，而街坊有四個代表會捧着神主牌跟着師傅們轉圈。 
 
大約半小時後，破地獄完成。跟着師傅就會捧着神主牌去跳火，跳火後就過金銀

橋，之後就放回原位，待師傅再誦經。誦經之後就會把它們都燒掉，神主牌最後

才燒。 
 
下圖為華昌樓盂蘭勝會的佈置及儀式平面圖： 
 

 
建築圖則由香港房屋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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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士王就是將象徵觀音化身的大士王，以及所有衣包、掛串等祭品，一起放進

化寶爐內燒，當衣紙燒成灰燼，亦代表盂蘭勝會完成所有儀式，街坊可以分食，

亦可以開始收拾和還原場地。儀式大約於晚上 10時完成，然後就會開始分豬肉，
大部分人在分豬肉後便會離開，而互委會一眾委員就會留下來收拾場地。 
 
整個盂蘭勝驟耳聽來似乎很簡單，只有一日正式進行儀式。但對於籌辦勝會的街

坊而言，則需要早約兩至三個月時間來籌備。因為儀式在華富邨的公眾地方舉行，

所以籌辦勝會的街坊首要工作是向政府不同部門如房屋署、民政事務總署提交申

請，在天井舉行勝會、於大廈地面放化寶爐。另外，這班街坊亦要在邨內招募人

手、募捐籌款、打點場地等等。 
 
盂蘭勝會除了超渡鬼魂，還有另一重要功能是通過傳統習俗，維繫居民關係，所

以華富上邨盂蘭勝會，亦不會拘泥於傳統，而會適應現代都巿人的生活方式。盂

蘭節的正日是農曆七月十四日，但華富上邨盂蘭勝會一般會提早於盂蘭節之前的

星期日舉行。這樣安排，目的是方便平日要上班的街坊，能在公眾假期一同參與。 
雖然星期日才正式舉行盂蘭勝會，但按照慣例，街坊會於星期六開始準備。 
 
星期六，一眾街坊會開始拉帆布和把掛串都掛出去，有時鬼王會在這天送來，有

時就星期日才到。通常星期六他們會預先作準備功夫，星期日早上需要全部做妥，

預備整個儀式。 
 
雙塔式大廈通過底層通道及中空天井，令大廈保持空氣流通。當然建築師一開始

大概沒有預計會在天井舉行盂蘭勝會，無論如何，這種建築設計，本身並非舉行

盂蘭勝會最理想的空間。空氣流通，亦都意味著燃燒火燭時產生的煙，會由天井

底部一直向上飄向天台。在天井中心拉帆布，就可以防止燃燒火燭時產生的煙向

上飄，盡量減少對街坊的影響。不過，拉帆布主要目的，是防止下雨把大士王及

祭品都弄濕，因為農曆七月十四日正值香港風季，是香港風雨最頻密的日子。如

果大士王及祭品被淋濕的話，居民就不會再有時間預備。 
 
拉帆布有不同方式，華昌和華泰樓都是會拉一大塊帆布，將成個天井覆蓋住，由

九樓斜掛至七樓，使雨水可以積聚在帆布之上。至於華生樓，就在天井兩邊掛兩

塊帆布，留番中間的位置方便去水。拉帆布並非一件簡單的工作，整塊帆布跟整

個天井面積一樣，要將帆布在九樓斜掛至七樓，需要不少人力幫忙。而將帆布掛

得牢固的秘訣，就是靠繩結。水上人出身的鄭珠佬先生，亦是華昌樓前互助委員

會副主席，是華昌樓負責掛帆布的「專員」，由他專門打繩結。鄭先生所打的繩

結是往日他行船時常打的繩結，十分穩固。除了拉帆布，街坊在星期六亦會預先

豎起幡杆燈籠，通知鬼魂這棟大廈將會分衣施食。換言之，幡杆燈籠就是鬼魂的

引路燈。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儀式雖然只有一日，但為了這日的儀式妥當順利，除了有一

連串的籌備工作要處理，負責籌辦的街坊每年亦會花不少功夫，向其他居民募捐，

希望籌集足夠資金促成這一日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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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集資金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就是向每棟大廈的街坊募款眾籌。街坊可以淨捐，

即是捐淨，亦可以幫親人購買附薦位捐錢。附薦位即是在盂蘭節舉行期間，放在

大廈地面的祭壇內，寫上先人的名字以作供奉。附薦位不僅是現居於華富邨內的

街坊可以購買，搬離華富邨、或者他區的街坊都可以購買，現時的價錢由港幣

100 至 300 元不等。整個盂蘭勝會籌得的捐款數字、捐款的名單，會在這塊金榜
上羅列出來，相當具透明度。 
 
而容許邨外居民購買附薦位這個安排，目的並非單純為增加捐款數字，而是因為

華富邨的居民不時搬遷，加上香港並非所有地方都會舉辦盂蘭勝會的。已購買附

薦位的街坊或者其他邨外人士，都會在盂蘭勝會當日、完成所以儀式以後得到回

禮。回禮一般包括白米、茶葉、水果，最終的回禮內容需按照各座大廈的經費而

定。 
 
 
2.3 盂蘭勝會與社區的關係 
 
作為宗教儀式舉辦盂蘭勝會除了酬神祭幽之外，亦有團結社區及連繫居民的作用。

1850 年代後期，隨著華商移居香港，香港一躍成為交通、航運和滙款中心，華商
經濟力量提升，對社會事務的影響力大為增加。藉着舉辦週期性節慶活動，可讓

更多華商有機會參與，有助團結社群、鞏固地位。關於盂蘭勝會的起源，坊間其

中一種說法，是「目連救母」的典故，其中傳遞的 「孝」和「報」兩個核心觀念，
與傳統講求人倫關係、推崇報恩的社會價值相符合，有助華商連結低層華工，維

持社會和諧和秩序。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由每座大廈的互助委員會（互委會）主辦，負責所有籌備和

協調工作。負責籌備的居民在盂蘭勝會舉行前，花上數個星期聯手摺衣紙和製作

掛串、安排場地佈置、聯絡喃嘸師傅，更集資進行儀式。居民為了將場地佈置得

琳琅滿目，座與座之間還因此舉辦「觀摩大會」。 
 
華富邨的建築設計造就了其獨特的盂蘭勝會，不過即使建築設計如何美觀，最重

要的是居民如何利用空間、傳承傳統。但問題是作為只供出租的公屋，華富邨在

過去五十多年，有數以萬計的居民搬遷，不可能所有街坊都認識彼此。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除了超渡孤魂之外，亦是維繫街坊之間情感的重要儀式。不

分籍貫、性別、年齡和宗教背景，大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盂蘭勝會順利和圓

滿舉行。朝行晚拆的盂蘭，每次需要至少 20 至 30 個街坊幫忙，熟能生巧，大家
「落場」就已經知道所有工作，及有需要幫忙補位的地方。而每當知道要開始籌

備盂蘭，街坊都十分積極熱心，也樂意捐款。 
 
由租金，到住客年紀、鄰舍關係、社區設施等，由 1970年代落成至今，華富上邨
出現不同的轉變。對他們而言，每年以相同方式舉辦盂蘭，由過往年輕的時候擔

當幫忙扶助的角色，慢慢變成骨幹分子，他們就這樣透過重覆每年一次的周期活

動，將這項文化承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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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時日，邨內的人文生態也有變化。據華泰樓前互委會主席陳培芸女士分享，

昔日華泰樓每層的居民職業都不一樣，例如有四層是白領，有數層是藍領。人口

流動改變社區，由最初靠海而建，多水上人居住，到現在出現不同國籍的人士，

居民都已經習慣。習慣了整個居住環境、社區氛圍，甚至是邨內會有盂蘭勝會。 
 
每當提到盂蘭勝會，我們都會聯想到潮州人社群。但在香港，除了潮州人之外，

鶴佬、客家、廣府人都有盂蘭勝會，目的都是求個心安、為祖先和後代祈福，同

時聯繫街坊。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有潮州人參與，但並不局限於潮州人，雖然跟

香港其他區域勝會類似，但就毋須完全遵從潮州的方式，反而建立出自己地區特

色。 
 
非物質文化遺產緊緊扣連住我們的生活，不過一旦我們的生活方式有所轉變，非

物質文化遺產亦會出現傳承危機。一直以來，華富上邨每年都有盂蘭，就算刮風

下雨 ，各座的勝會一般都會照常舉行，但 2019 年冠狀病毒病疫情，改變了這個
習俗。政府因應疫情實施社交距離措施。根據《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例明「只有在興建作或慣常用作崇拜地點處所進行宗教活動的羣組聚集才獲豁

免」。因為盂蘭勝會舉行的地點屬臨時性質，所以並不屬受豁免的群組聚集，全

港所有盂蘭勝會都告取消。 
 
取消社交距離措施，香港各區社群開始重辦盂蘭勝會，但不少面對資金不足問題，

縮減勝會的規模。華富上邨其中幾座大廈，雖然復辦盂蘭勝會，但規模已大幅縮

減，只在天井放置一個小神壇作供奉之用，大士王、掛串跟破地獄這些重要祭品

和儀式都一一欠奉。換句話說，對上一次華富上邨完整舉行的盂蘭勝會已是 2019
年，在天井舉辦盂蘭勝會的儀式可能已失傳了。 
 
 
2.4 華富上邨盂蘭勝會面對的困境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較其他地方面對更大的挑戰，主要分為三大層面：第一，

互助委員會解散；第二，籌辦的居民年紀漸長；第三，搬遷重建。 
 
首先，是互助委員會（互委會）的解散，令盂蘭勝會失去了主辦單位。政府於

1973 年推動互委會的成立，鼓勵居民自發營造社區，並加強政府與居民之間的溝
通。互委會每屆委員任期為三年，任期屆滿後投選新一屆委員。華富上邨當中，

華興樓最早設有會址，其後各個互委會陸續設有會址，讓街坊有個聚腳點，亦方

便推廣區內服務。舉辦盂蘭勝會需要大量空間儲存祭品及捐款，而且需要合符消

防及保安要求，互委會會址對勝會的舉辦可謂不可或缺。 
 
互委會是每年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主辦單位，負責所有籌備和協調工作。成立初

期，互委會更具備提供資訊，以及協助有需要居民的功能。例如《華僑日報》曾

於 1986年報導，華昌樓的互委會將盂蘭籌得款項用以幫助該座大廈兒童的獎學金。 
 
華富上邨的互委會按政府規定於 2023年 1月 1日前解散，盂蘭勝會因而失去主辦
單位，縱使部份居民希望舉辦盂蘭勝會，亦變得「出師無名」。另外，互委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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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會址予房屋署後，若要籌辦盂蘭勝會，亦欠缺街坊聚腳點及合適的儲存空間，

對籌備和儲存工作構成很大的影響。復辦的話，亦需要很大筆費用重新再製作或

構置帆布、桌椅、附薦台的支撐架等物品。 
 
其次，是居民年紀漸長，體力不足以應付繁重的籌備工作。不僅是前互助委員會

主席，不少都曾經出任互委會委員或參與籌備工作的街坊，隨著年紀增長，開始

顯得有心無力，被迫退下來，無能繼續參與盂蘭勝會的籌備工作。另外，更有些

街坊已離開人世，令有能力參與籌備工作的街坊變得寥寥可數。此外，有些街坊

因為搬離華富邨甚至移居海外，加上年輕一代整體來說缺乏參與籌辦的興趣，亦

是傳承盂蘭勝會的另一個挑戰。 
 
搬遷以後，難免會感到陌生，又未知鄰舍之間會否互相照顧。加上新華富邨較井

字型少空間，需要考慮盂蘭勝會場地問題，而復辦盂蘭也涉及人手、經費等考慮

因素，因此華富上邨的天井盂蘭勝會能否重辦？盂蘭勝會如何過渡至新華富邨的

空間之中？能否在新華富邨中重辦盂蘭勝會？這些都是現在及未來華富上邨盂蘭

勝會所面對的問題。 
 
第三，華富邨的搬遷重建計劃亦令在天井舉辦的盂蘭勝會可能失傳。政府於 2014
年公布計劃華富邨重建計劃，居民將遷往鄰近雞籠灣的五塊地皮，住宅大廈位於

五幅土地、分三期進行遷徙重置，原址用途未明。及至 2020 年 12 月，土木工程
拓展署委託的承辦商開展新華富邨的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2024年 3月，香港房
屋委員會宣布華富邨分期重建詳情，首批居民最早將於 2026年底遷出，整個搬遷
計劃為期約二十年。 
 
新華富邨的規劃和建築設計，很可能令華富上邨失去了在天井舉辦盂蘭勝會的獨

特的條件。加上現時新型公屋不再是現代主義風格設計，對建築空間的用途有更

清晰的定義，而且現在的大廈管理模式，對建築空間的用途都有更大規範。搬遷

以後，相信居民又要發揮更大的創意，才可以找到安置大士王和其他祭品的合適

地方。 
 
天井令華富上邨盂蘭勝會變得獨特。但搬遷後的華富邨將失去這個空間，盂蘭勝

會會變成怎樣？大士王會放在哪裡供奉？在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獨有的掛串又可以

懸掛在哪裡？街坊年紀大，年輕一代未能接捧，摺掛串的手藝又是否會失傳呢？

這些問題仍未有確實答案。 
 
 
2.5 總結 
 
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在高逾廿層的雙塔式大廈中庭舉行，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除

延續邨內潮州社群的傳統習俗，更突顯戰後現代主義建築在空間運用上給予居民

的靈活性。然而隨着居民年紀漸大、互助委員會解散及進行中的華富邨重建搬遷

計劃，華富上邨盂蘭勝會或會因此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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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劃透過錄影、360 全景拍攝、建築繪圖、電腦特效、文字及口述歷史
訪問，旨在永久保存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特色及的居民的感受。是次計劃可說是

較完整地就華富上邨的建築特色，及其與盂蘭勝會的關係作出紀錄。惟經歷 2020
年冠狀病毒病疫情令盂蘭勝會中斷，令復辦後的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規模大減，

不復昔日的隆重和盛大。 
 
團隊冀望能夠藉着計劃紀錄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籌辦方式，即使他日在新華富邨，

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得以在新的空間內傳承和延續下去。我們亦並運用科技重

構在天井內進行的儀式，藉以加深社會各界對華富上邨盂蘭勝會的認識。最後，

我們亦希望重燃居民舉辦盂蘭勝會的熱情，距離華富上邨居民遷出尚有約十年時

間，華富上邨的盂蘭勝會仍有機會復辦及延續下去，仍有團結社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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